


国家



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
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

   
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

事情。
——《社会契约论》

   
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人为敌。

——《社会契约论》
   

国家对它的成员而言，国家由于有构成国家中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
约，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

——《社会契约论》
   

我们也曾见过有这样体制的国家，其体制的本身就包含着征服的必要
性；这些国家为了能维持下去，便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扩张。也许它们会深
自庆幸这种幸运的必要性；然而随着它们的鼎盛之极，那也就向它们显示了
无可避免的衰亡时刻。

——《杜会契约论》
   

国家愈扩大则政府就应该愈紧缩，从而使首领的数目得以随着人民的增
多而按比例地减少。

——《社会契约论》
   

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
《社会契约论》

   
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并不取决于人；但是赋给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

最好的组织，从而使它的生命得以尽可能地延长，这件事可就要取决于人了。
——《社会契约论》

   
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

益，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这只有当人民
和主权者是同一的时候才能做到。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假如对于出生的地方也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
的幅员的大小决不超出人门才能所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说能够把它治理得
好。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罗马帝国在吞噬了全世界的财富之后，就输到它自己成为甚至连什么是
财富都还不知道的那些人的战利品了。

——《论科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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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有名的共和国在争夺全世界，其中一个非常富庶，另一个却一无

所有；那么就必将是后者摧毁前者。
——《论科学与艺术》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本质上是共

同意志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
是另一个意志；决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国家不应该没有国防，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国家的真正保卫者是国家
的成员。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在国家的历史上，有时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现某些动荡的时期。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武器在被奴役人手里对国家说来总是更加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治国怎能和治家一样呢？父亲的心身自然强于子女，只要子女需要父亲
的保护，父权就可以合理地说是天所赋予的。但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它
的全部成员天然平等，政权就其制度来说是全然专断的，所以只能建立于协
议基础之上，而行政官除了依靠法律就无法对百姓行使权力。父亲所负的义
务乃是天性所委于他的，天性不容许他忽视这些义务。统治者就不是这样，
他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答应人民去做，因而人民有权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上，
才真正对人民负有责任。

——《论政治经济学》
   

在治家和治国之间，存在着很显著的差别；在前者，家长对一切家事能
亲自闻问，在后者首长不借助于别人的耳目，很难了解任何事情。在这一点
上，要使二者处于同等地位，家长的才能、精力和一切本领必须随其家业的
扩大而增加，而一个有权威的君主的精神能力与一个普通庶民的精神之比，
也必须等于他的国土大小与一个私人所有的土地大小之比。

——《论政治经济学》
   

有的共和国虽然本身治理得很好，却很可能投入非正义的战争。一个民
主政体的议会，也很可能宣布不公平的判决，把无辜者定罪。

《论政治经济学》
   

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当一个政府除了钱币以外，不再有其他资力时，
这个政府就达到腐朽的最后阶段。

——《论政治经济学》
   



企图征服别人乃是国家需用增长最显著最有害的根源之一。
——《论政治经济学》

   
要让我们的国家成为公民的公共母亲；要让公民在国家中享受种种利益

能使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要让政府在公共事业中留给人民足够的地位以使公
民总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使法律在公民的心目中只是一种保障公共自
由的东西。

——《论政治经济学》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没有道德，何来自由；没有公民，就无所
谓道德；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
治者以下，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
打算培养公民，就一定要从儿童时代教育起来。

《论政治经济学》
   

对于政府来说，最紧要的，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便是在严格公平地对
待全体人民方面，尤其是在保护穷人避免富人压迫方面，要绝对的公正。

——《论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皇帝的座右铭是裁决官民争议时务须顺应民意。
——《论政治经济学》

   
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

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
服的了

——《论科学与艺术》



人民有爱国情操自然都会做个好公民
   

只要让人民爱他们的国家，他们将会全心全意地效忠国家，即使国家的
法律不公允，人民有爱国情操自然都会做个好公民，因为只有好公民才能使
国家有力量，并走向繁荣。

——《卢梭》
   

虽然我的祖国终将成为陌生的国度，但我不会不关心它，我会将往日的
回忆铭记于心，我会忘却他对我的无理。

——《卢梭》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如果国王或国家要你去为你的祖国服务，你就要抛弃一切去接受人们分

派给你的职务，完成公民的光荣的使命。
——《爱弥儿》

   
我荣幸地在我的祖国找到了明智和幸福的范例，我愿意看到这种明智和

幸福在一切国家内盛行。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光是叫人民为善是不够的，必须教人民怎样做到这一点。在这一方面，

做榜样的固然是首要的课程，但也不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方式；爱国思想是最
灵验的。

——《论政治经济学》
   

我们希望人们品行善良么？那末，我们首先应该让他们热爱国家，但
是，如果国家对于他们和对于外国人一样，如果国家只是给他们对任何人都
不能不给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爱国呢？假如他们甚至连社会安全的权利也
享受不到，生命、自由和财产都任凭有权力的人们摆布，不能（或者说，不
允许他们）得到法律的保障，那就更糟糕了。他们要尽文明的社会状态的义
务，却连自然状态中的一般权益都享受不到，也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陷入一个自由的人所能设想的无可再坏的情况。这时，
在他们看来“国家”二字就是纯然可憎可复可笑的东西了。

——《论政治经济学》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有的特征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有的特征，这种特征虽不能单单从一个人的
身上归纳出来，然而是可以从几个人的身上归纳出来的。

——《爱弥儿》
   

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损害过他的同胞，那他就是对他们做了极大的好事
啦！他需要有多么坚贞不屈的心灵和多么坚强的性格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爱弥儿》
   

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顺的；他们年纪大
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

——《社会契约论》
   

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
事情了。

——《社会契约论》
   

一个民族所处的地位，若是只能抉择商业或者战争，它本身必然是脆弱
的；它要依赖四邻，它要依赖局势，它只能有一个短促不安的生命。它或者
是征服别人而改变处境，或者是别人所征服而归于乌有。它只有靠着渺小或
者伟大，才能够保全自己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
   

除了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而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包含有某些原因，使
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于自己。

——《社会契约论》
   

他们所自豪的就是没有敌人能够挫败他们的勇气，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
腐蚀他们的忠诚。

——《论科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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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
   

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
——《社会契约论》

   
既然战争状态并不能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物的

关系；所以私人战争，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既不能存在于还根
本没有出现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之中，也不能存在于一切都处于法律权威
之下的社会状态之中。

——《社会契约论》
   

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
格，而只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

《社会契约论》
   

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
里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要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
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

——《社会契约论》
   

两支交战的军队是不会服从同一个首领的。
——《社会契约论》

   
战斗往往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利，而且将军们也需要有一种比赢得战役

更加高明的艺术。
——《论科学与艺术》

   
在火线上奋勇当先的人，不见得就不是一个很坏的指挥官。

——《论科学与艺术》
   

即是士兵，忍耐力和战斗意志多一点也许要比勇猛大胆还更必要，因为
勇猛大胆并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死亡。

——《论科学与艺术》



任何商品的价值和其课税额要保持适当
的比例，以使人们的贪婪心不致于过分
地受到厚利的引诱而去营私舞弊

   
重要的是，任何商品的价值和其课税额要保持适当的比例，以使人们的

贪婪心不致于过分地受到厚利的引诱而去营私舞弊
——《论政治经济学》

   
国家税收变得非常神圣，如果滥用它们或者使它们不能用于规定的用

途，就不仅形同盗窃，极端可耻，而且无异叛国谋反。
——《论政治经济学》

   
一个人如果只有静脉而无动脉，或者虽然有动脉，而血液循环只限于方

寸之地，这人如何活得下去呢？
——《论政治经济学》

   
只拥有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的人，完全应该不交纳任何东西，拥有多余的

东西的人的纳税额，在必要时，可以达到足以剥夺超过其必需的一切东西的
程度。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一切地产，国王的也好，教会的也好，无论这些地产的占有者是谁，都
应该按照土地的面积和产量的比例纳税。

——《卢俊的社会政治哲学》
   

使一切人的财产不知不觉地接近于乃是社会的真正力量的中等程度（中
等财产）的这种政治，乃是国家的目的。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社会契约



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
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
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

   
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

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
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

——《社会契约论》
   

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
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社会契约论》
   

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
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
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社会契约论》
   

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
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
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社会契约论》
   

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谁要依靠别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在必要时就应当也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也才不再单纯地只
是一种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

——《社会契约论》
   

在坏的政体之下，这个平等仅仅是表面上的、虚幻的东西；它只是为了
让穷人永远赤贫，而以富人攫取的果实保证富人的生活。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我只依照一般意见，把政治组织的建立视为人民和他们所选出的首领之
间的一种真正的契约。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寻求这样的协会或社会联合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用一切公共力量来捍
卫和保护人身和每个成员的财富。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要寻求一种组合的形式，使它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防御和保护每个参
加者的人身和财富，通过这一组织与全体联合的人，实际上只是服从自己本
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的自由。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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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记住，社会契约的基础是财产，而它的第一条件是每个人应有稳定

地保持他所有一切的权利。
——《论政治经济学》

   
在政治方面正像在道德方面一样，任何好事都不做就是一桩大罪过，因

而一个无用的公民也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有害的人。
——《论科学与艺术》

   
每个政治社会都是由另外一些不同种类的小社会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小

社会都具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和行为准则。
——《论政治经济学》

   
社会契约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我们只有根据这种契约的性质，才能

阐明按照这种契约而构成的社会的性质。
——《爱弥儿》



政府就是介于人民和主权体之间的媒介，使
两者互相沟通，并负责实施法律和维护自由

   
政府就是介于人民和主权体之间的媒介，使两者互相沟通，并负责实施

法律和维护自由。
——《卢梭》

   
官员愈多，则政府越弱。

——《卢梭》
   

如果有一个自由神所组成的民族，则他们的政府一定是很民主的。这样
完美的政府，人类无法做到。

——《卢梭》
   

国家的政府组织影响国民的士气、爱好及道德观。
——《卢梭》

   
要使一个专制的政府成为合法，就必须让每一个世代的人民都能作主来

决定究竟是承认它还是否认它；但是，那样一来，这个政府也就不再成其为
专制的了。

——《社会契约论》
   

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末，他们所消
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
家的所需。由此可见，唯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
治状态才能够存在。

——《社会契约论》
   

如果有人要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是提出一个既
无法解答而又无从确定的问题了；或者说，——假如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
—— 各民族的绝对的与相对的地位有多少种可能的结合，也就有多少种最好
的答案。

——《社会契约论》
   

创制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而只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
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
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
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
民义务，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争论条件的权利。

——《社会契约论》
   

如果行政官是世袭的，这种人类集体就往往由一个孩子执政。
——《论政治经济学》

   



虽然政府不是法律的主宰，它也是法律的保护人，并拥有无数的手段去
启发人们爱护法律。统治的才能就在于此。

——《论政治经济学》
   

在行政管理的这个微妙的部分，美德乃是唯一有效的工具，行政官的诚
实正直乃是一真正能够制止他的贪婪的东西。帐簿和会计审核只能掩盖舞弊
行为，不会揭露他们。任凭精明人想出多少新的预防办法，诡诈人也都有其
趋避之道。所以要使财政得到忠实的管理，就不要理会帐簿，表册，唯一的
办法就是把它交给诚实可靠的人。

——《论政治经济学》
   

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这并不
是要从富人人手中夺取财富，而是要从人手中剥夺积累财富的手段；不是要
给穷人设立济贫院，而是要保证人民免于贫困。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要使行政机关有力量，变好，并且直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行政权必
须由同一些人掌握，但是更换这些人是不够的，应该使这些人仅仅在立法者
的监督下进行活动，并且受立法者的指导。这就是使它（指行政机关）不致
篡夺它（即人民）的权威的真正秘密。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
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

——《忏悔录》第二部
   

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
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 转
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
同体的一部分。

——《爱弥儿》
   

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到遥远的地方
去探求他们不屑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爱鞑靼人，为
的是免得去爱他们的邻居。

——《爱弥儿》



你要想统率人，你就得培养人；
你希望他们服从法律，你就得使他们热爱法律

   
你要想统率人，你就得培养人；你希望他们服从法律，你就得使他们热

爱法律，这样，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这样做的责任是什么。
《论政治经济学》

   
当人民确信统治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求利益时，他们的敬意就可以减

少统治者巩固他们的权势的困难。
——《论政治经济学》

   
一个统治者所能拥有的最大才能，就是把他的权力隐藏起来，使它不那

么令人生厌，同时能平安无事地领导国家，使它显得仿佛并不需要什么领导
人。

——《论政治经济学》
   

最完全的权威要能洞悉人的内心深处，不仅关心他的行动，也要关心他
的意志。

——《论政治经济学》
   

如果公民都热爱他们的义务，而国家权力的监护人也能真诚地致力于以
自己的榜样和辛勤来培养这种热爱，那末，任何困难都会烟消云散，那时管
理就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那种以阴险作为唯一诀窍的阴暗手段了。

——《论政治经济学》
   

历史告诉我们，在无数事例中，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对他所爱护的人们的
权威，要比所有篡夺者的暴政强千百倍。这并不是说，政府应该不敢使用它
的权力，而是说必须按照合法的方式加以使用。我们在史实中可以发现成千
累万生性怯懦或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他们都是因为疲塌或者傲慢而一败涂地
的；从无一人因严格公正而受到损害。但我们不应把疏忽和缓和混淆起来，
也不应把宽厚和软弱混为一谈。一个人要公正首先必须严肃；要放任恶习（当
他有权加以控制时），自己一定有恶习。

——《论政治经济学》
   

个人为大家而死是一件好事。如果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富有德行、值得尊
敬、自愿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爱国志士，我就很赞扬这一种说法。但是，如
果要我们把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政府有权牺牲一个无辜者来为公众谋福利，
我就把它看作暴君政治所捏造的最可诅咒的准则之一，是不能再大的谎言，
是万分危险的容忍，而且与社会的基本法则是直接矛盾的。

——《论政治经济学》
   

尊敬你的同胞，你们自己就值得受人尊敬；尊敬自由，你的权力就会与
日俱增。永远不逾越你的权利，那末，你的权利不久就会变成无限了。

——《论政治经济学》



   
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

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
——《忏悔录》（第二部）

   
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

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如果旧弊不改，则每一个措施
都不过是帮助新弊的形成

   
如果旧弊不改，则每一个措施都不过是帮助新弊的形成。

——《论政治经济学》
   

我宁可完全按照旧有的办法，而不愿意把好办法只采用一半，因为这
样，在人的身上矛盾就可能要少一些：他不能一下子达到两个相反的目标。

——《爱弥儿》
   

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今天生活的非常文明，但只不过是在几
个世纪以前，他们还处于一种比蒙昧无知更坏的状态里。

——《论科学与艺术》
   

* 指欧洲
   
利用那些攻击自己的人们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把自己原来的敌人变成

自己的保卫者，并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格言，为他们建立一些新的制度，这
些制度对富人之有利正如同自然法对富人之有害是一样。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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